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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口安吾《盛开的樱花林下》女性主体性探究
潘微

西安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陕西西安，710001；

摘要：《盛开的樱花林下》是坂口安吾所作的短篇小说，讲述了山贼一直对樱花林感到恐惧，他在与女人相遇而

走出山林又回到山林后，鼓起勇气直面樱花林的故事。该故事中的女主角同时具有“天使”和“妖妇”的特征，

但作者并没有将其脸谱化，可立体鲜明的女性形象伴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仍旧遭到客体化，直到故事的最终以女

人的死来达成了男主人公的自我成长。坂口安吾的文学虽呈现出极其明显的反传统道德及秩序特征，但他塑造的

女性角色的情节构造仍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传统的对于女性的思考方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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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坂口安吾是日本无赖派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活跃

于昭和时代战前和战后，他的文学经历以日本的战争为

时代背景，表现出了以“颓废”、“叛逆”为标志的风

格，具有反传统道德、反社会秩序等特点。小田切秀雄

指出，无赖派作家们并不是“反体制派”，而是“反秩

序派”，叶渭渠对此进行补充，他提到无赖派作家们所

追求的“最高艺术精神”是指他们企图用叛逆的办法来

撞击自我内部的旧的东西,否定和破坏旧的自我，从自

我内部击溃既有的社会秋序，既有的政治价值观念。
[2]

《盛开的樱花林下》这一作品于1947 年发表于杂志《肉

体》第一号，它以平安时代为背景，通过简单的人物关

系和紧凑的故事情节完成了一篇寓言式的短篇小说，对

于该小说的研究多聚焦于其意象的分析，秦刚（2004）

认为该小说讲述了通过与“他者”的遭遇而实现了自身

生存状态越境的一个男人的故事，他最终找到了“故乡”

和“孤独”的体验，回归到了精神世界的虚无之中
[7]
；

林进（2009）将小说之中的樱花与女人的意象结合了作

者的时代背景分析，认为该小说是对法西斯军国主义体

制和日本传统道德与价值观念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彻底

否定。
[8]
本文拟以故事情节和女性形象塑造为着眼点，

结合小说文本对于坂口安吾笔下的女性角色进行分析，

对于坂口安吾作品所体现的“反秩序”特点进行探析。

1 女主人公形象的多元性

美国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的所作的《阁

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 19 世纪文学想象》 (1979

年)通过对英国作家简·奥斯汀、玛丽·雪莱、勃朗特

姐妹、乔治·艾略特等人作品的分析和解读, 研究了西

方 19 世纪前男性文学中“天使”与“妖妇”这两种不

真实的女性形象, 并深刻揭露了这两种形象背后隐藏

的是传统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抑和抵制,以及在这种

体制下男性对女性的曲解和误读。
[11]
坂口安吾在弱化女

主人公“天使”形象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将其脸谱化, 使

其仍保持了有血有肉、形象丰满的女性形象。

在文学作品中塑造“天使形象”女性,是父权制支

配和控制女性的“美化”策略。“天使”是有着美丽、

纯洁、善良和无私性格的女性角色，她们是由男性作家

站在利己的目的上所塑造出的符合男性理想审美及期

待的女性形象。与之相对的“丑化”策略则是以“妖妇

形象”出现。“妖妇形象”是男性作家出于男性单一的

性别偏见出发对于女性合理的价值探索和理想追求的

否定，中间通常夹杂着对于某些女性气质的厌恶和恐惧，

从而将这些投射在文本中，塑造出来“荡妇”“悍妇”

等妖妇形象，在男性作家叙事文本之中,凡是不肯顺从

男性、不肯放弃自我的女性,都被丑化成妖妇。这种文

学中塑造出来的女性形象与现实中的道德信念、审美情

趣挂钩,对现实中的女性有着极强的文化规范作用。
[12]

坂口安吾在《盛开的樱花树下》中描绘出了樱花林

下的诡异氛围和充满“妖气”的女性角色，但安吾对于

她的书写并没有拘泥于“天使”和“妖妇”的传统二分

法。女人和丈夫在山中赶路被山贼所勒索，山贼见色起

意，杀掉丈夫后将她掳回自己的住处。她是作为一个拥

有美丽面容的受害者出现，但并不完全纯良顺从，与此

相反，在山贼杀掉自己的丈夫后女人惊坐在地，但迅速

恢复到常态，她极其冷静，并没有哭泣或是打算为了贞

操殉情。

“等到山贼回过神时，刀起头落，丈夫已然殒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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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山贼自己没能预想到这件事，对旁边这名弱女子来

说，事情发生得也太过突然。山贼一回头，便已发现她

双腿一软、跌坐在地，呆愣地望着刚刚斩杀她丈夫的男

人。……山贼牵起她的手欲拉她起身，她却表示走不动、

要他背。

女人这样的无反抗表现并不是代表着服从，而是生

存智慧。在回到山贼的住处后，她怂恿山贼将他的老婆

们全部杀掉，以谋求自己丧夫的对等，以此达成了自己

的“复仇”，只留了外形不佳的女人当作自己的女仆。

这对于平安时期男尊女卑的社会来讲是一种对于社会

俗成秩序的突破，展现出了安吾的“无赖”特点。

女人自我意识十分强烈，并且她从不回避自我意识。

她来自于与山贼生活环境完全不同的繁华京都，向往回

到自己一直以来所居住的地方，于是多次通过言语激励

山贼，终于达成带她一起回京都生活的愿望。在京都，

女人的形象极速发酵，她爱好人头游戏的这一恐怖特性

也完全表现了出来：

“他们家中，已经收集了数十间宅院里的住民首级，

房间四壁的屏风上早就挂满了排排首级……女人每天

都摆弄着那些首级。”。

人头在她的过家家下从鲜活到腐烂，她要求山贼带

回更多的玩具满足自己无限放大的愿望。这一过程之后

中女人的形象无比接近“妖妇”，但却又与典型的“妖

妇”不同，她的人头过家家游戏多进行的是恋爱主题相

关，掺杂着女人对于美好爱情的渴望和无奈。

安吾笔下的女人美丽而柔弱，自我意识极强却并不

具备杀人的能力。离“妖妇”这一形象最相近的情况，

是山贼从京都回到山林，他背着女人行走于樱花树下时，

“抓靠在男人背上的，竟是一个全身泛紫，头颅硕

大的鬼婆婆。她的嘴角两侧长到耳际，生满一头又细又

卷的绿色头发。男人拔腿狂奔，想把她从背后甩下来，

但恶鬼的双爪紧扣住他的喉咙，差点就陷入肉里……”。

而这一形象也不过是山贼陷入非理性状态的视角，

他回过神后发现自己掐死的是女人而不是女鬼，女人是

作为原本的自己，以美丽而柔弱的形象死去，而不是作

为害人性命的恶鬼被合理讨伐而死去。安吾对于女人形

象的塑造没有陷入传统的二分法，更加多元立体，作品

的主题也并没有通过事例叙述对女性进行符合父权制

男本位社会利益的规训。

2 女性主体性的缺失

在该小说中安吾虽然对于女主角的塑造视角更加

多样，但是作为深受男权话语体系文化熏陶的男性作家，

在书写过程之中仍旧难以避免将女性角色客体化问题。

女性形象作为男人的客体，是以男性的心理的、社会的、

文化的需求作为构造他们的前提，每一种女性类型都对

应这一种男性的社会性的需求。该小说中女人的形象是

为了能够使山贼见到世界认识世界的工具，在被男人掐

死后彻底完成了她的客体化。

安吾所塑造的山贼拥有强壮的体魄，占山为王，有

七个老婆，但看到拥有美丽面容的女人后，他毫不犹豫

地杀掉女人的丈夫和自己的六个老婆只为了占有她，以

达到满足他的生理需求的目的。而除此之外，山贼是以

一个“未成熟的人”的形象出现，年复一年对于樱花林

下之谜的思索和逃避则是他对于自我超越的搁置。

女人的形象设定不止满足了山贼的生理需求，同时

她的出现使得这个始终生活在自己舒适圈的男人迈出

了探索世界和了解自我的路程，为他心理的、社会性的

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山贼对于女人用精致的梳子、华丽而层叠的外衣所

打造出来的极致的美感到十分好奇，这催生他认识到了

自己的无知，他对于她所生活的先进的社会感到好奇和

恐惧。终于在女人的怂恿之下，山贼下定决心走出山林

去往京都。他在女人这一角色的助推之下生长出好奇心

和勇气。山贼依靠自己一直以来烧杀抢劫的方式在京都

生活，于是遭到歧视和排挤，甚至连跛脚的侍女都有了

朋友，他能做到的事情只有满足女人的愿望、为女人提

供人头让她进行游戏。山贼在这个以人际关系为纽带的

社会之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感到压抑又厌倦。而以

女人的视角来看，在她的多番暗示之下山贼终于将她带

回到了都城社会之中，但她的活动范围却只有山贼居住

的府邸，只能依靠山贼为她提供的人头进行过家家的游

戏。

嵌套式结构经常在讲故事时被使用，这种结构容易

引起故事中的叙述层次的变化，使得故事产生多个叙述

层次。如果将占了主要篇幅的故事视为一个主故事层，

那么故事中人物再去演绎或讲述的故事则是次故事层。
[13]

“剧中剧”这种框架故事的手法与主线故事相呼应，

在剧中剧故事发展的同时推动故事内部冲突与矛盾的

延展，同时作为与主线故事的补充与其相呼应，在该小

说之中正表现为女人进行“人头过家家”的“剧中剧”

——

“女人每天都摆弄着那些首级。首级带着家仆散步、

有颗首级携家带眷到另外一颗首级的家里玩、首级彼此

谈恋爱、女性的首级甩掉男性的首级，或是他的首级跟

她的首级分手把她给弄哭了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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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剧的内容多为自由恋爱的男女，阶级和身份各

异，结局也多样。这样自由的人际关系都是女人在宅邸

里所不能接触到的，于是她将自己的欲望投射在了过家

家游戏之中，在游戏的结束后对这些“剧中剧”扮演者

的人头进行残忍地销毁，这一举动也是对于自己境地无

法改变的愤怒和无奈。

山贼最后决定返回到山林，这次他选择从一直以来

在逃避的樱花林下走过，而在这片诡异的樱花林下，女

人作为“他者”的原像彻底展开，她不仅代表着美丽，

同时也代表着不肯接纳自己的社会，还展现了无法成长

的山贼自己的面貌。山贼在非理性的情况下杀死了女人，

从而完成了对于自我的坚定和认可，完成了未成熟人格

的蜕变，而这一选择也让他步入了虚无之中。

整个故事，山贼通过接触女人看见了新的世界，又

通过杀死女人完成了人格的自我成熟和和自我放弃，女

人作为完成山贼成长的客体而出现并牺牲，即使她的自

我意识强烈，但并没有实现自我和保存自我的能力，只

能沦为他者。

3 结论

坂口安吾作为无赖派的代表作家，通过他小说文本

所体现出来他对待女性的认知，可以感受到安吾作品所

具有的反秩序特点。在男本位社会之中，安吾并没有遵

循文学传统塑造出“天使”女性对于社会和女人进行教

化，小说中的女人多次以上位者的形象出现，她的自我

意识十分强烈，兼具“天使”和“妖妇”的形象特点，

美丽的外表、恐怖的人头游戏以及剧中剧所展现出来的

对于爱情的向往形成了一个饱满鲜活的女性角色。但在

此之下，故事中的女人并不具备实现自我欲望的能力，

她的美丽需要人服侍，愿望需要依靠别人得到满足，山

贼表面上臣服于女人，但他所具有的武力随时可以杀死

不顺从自己的女人，而故事的最终也是以女人的消亡结

尾。男人通过与女人的遭遇和女人的死亡而克服了对于

樱花林的恐惧得到了自我人格的成长，女人在这个情节

之中完全沦为他者，展现了彻底的利他性，从这一分析

可以认为安吾文学在女性角色塑造和认知中展现了其

反秩序的特点，但仍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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